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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　前言：
　　魏晉風流是一種將內在氣質的外現，又是具有傳播力。也就是在這時期特定形成的一種審美範疇，魏晉士人所追求句有魅力和影響力的人格美。雖然是伴隨著魏晉玄學而起，但其發展與魏晉玄學的發展並不同步，而其有自己的發展過程和規律。若將其分為四階段：竹林風流、中朝風流、東渡風流、晉末風流。
　　在此，將以論第一階段，竹林風流中代表人物嵇康，與第四階段，晉末風流代表的陶淵明做比較。在比較中，進而更深入了解不同階段代表風格；竹林七賢嵇康之文與陶淵明的詩文，將處事態度之真自然的玄妙表現盡致，，因此將深入了解在魏晉前其與後期兩位代表人物思想之間的差別。

　　自古以來隱逸往往都是逃離政治鬥爭的方法，而陶淵明與嵇康皆是當時有名的大隱士，因此，以下將論自然之思想態度比較陶淵明與嵇康，兩個佯狂又不失真的魏晉文人。自然一詞出於＜莊子＞書凡六件，其存有論與宇宙論繼承＜老子＞的基本觀點。莊書＜大宗師＞認為道乃萬物之統宗，道是絕對的、完整的。「天在內，人在外」正說明了一切天生自然的固然物，若人依主觀意志所家於自然者，如駱馬首則屬人為，順任自然，是一大基本原則。
　　
　　

二　正文：

（1） 竹林風流與晉末風流：
　　魏進時期文人代表的第一階段，稱為竹林風流。這階段以何晏、王弼為先導，以嵇康、阮籍為代表。

　　何、王不屬於竹林七賢，他們是魏晉玄學的先導，運用＂辨明析理＂的方法來探討宇宙與人生。就有無、本末、體用等諸多哲學範疇提出自己看法。而這一切的落腳點極在人生問題上，照王弼的說法就是「何以盡德？以無為用。」一個人忘記自我與外物的區別，進入混沌的狀態，達到無我境界，這就是盡德了；以嵇康、阮籍為代表竹林七賢的言行成為第一階段的魏晉風流標誌。他們的特點，就是「放」，也就是從儒家的名教中解放出來，過一種新的符合自己本性的生活。用嵇康的話說就是「越名教而任自然」而阮籍則創造了一個符合風流理想的大人先生典範。他「超世而決群，遺俗而獨往，登乎太始之前，覽乎忽莫之初，慮周流於無外，志浩蕩而自舒，飄遙於四運，翻翱翔於八隅。」這等於給嵇康的話做了形象的註解。但由於當時名教的禁錮力還很強大，所以魏晉風流的第一階段不得不表現為有意的反抗，其表現形式則成為佯狂。狂，是對名教的蔑視；佯，則為狂的較為過分，因而顯得不自然。在嵇康的＜與山巨源絕交書＞中，講解自己不能出仕的理由，竟出現了「必不堪者七，甚不可者二」一共九條。他說到：「又每非湯、武而薄周、孔，在人間不止，此事會顯，世教所不容，此甚不可一也；鋼腸嫉惡，輕肆直言，遇事便發，此甚不可二也。」由這段文字就可以看見，嵇康的人格特質，除了直以外就是狂了。或許在當代，也只能以佯狂來表現出他們與世俗的不同。
　　晉末風流，代表人物可推願愷之和陶淵明。
　　他們雖然都曾從政，但不是政治家，他們風流另有特點，就是忘情，忘記了俗與不俗的界限，也遺忘了世情。陶淵明可以說是拙中帶剛，曾任仕途但最後因不肯像鄉里小人折腰，慨然辭職守拙歸田。最終貧病交加，潦倒身亡。陶淵明可以說是真正的拙。陶以＂玄心＂、＂洞見＂、＂妙賞＂、＂深情＂這四點可以說是陶淵明的休養目標。在他的＜飲酒＞詩十四中說到：「不覺知有我，安知物為貴。」這雖然酒後之言，卻可以說是他的人生態度，也透露出他平時所思考的，並不是形而下的日常生活，而是將宇宙、人生根本問題。心放的遠，不僅超脫世俗苦惱，而是隨著玄心感受。
　　綜觀魏晉風流的演變，陶淵明雖然是在最後階段，但他絕不遜於那些赫赫有名的風流名士，甚至可以說，他已超越人間的風流到達最為自然的境界。是風流中的風流。

（2） 論自然思想於陶淵明與嵇康：
　　嵇康，魏晉竹林七賢之首領，在中國的歷史長河中也是一位少數集文學、思想、藝術於一身的天才型人物。他風姿綽約，性情率真，曠達不羈，博覽群書，和陶淵明一樣特好＜老＞、＜莊＞，因此在思想上的建地，可以說是相互有所關聯的。
　　自謂「老子莊周，吾之師也」的嵇康，目睹儒家出身的司馬氏集團，以陰謀暴力奪取曹魏政權，對當時的儒家大感失望。轉而「託好老莊，賤物貴身，志在守樸，養素全真」。他在探討名教與自然的問題上，認為前忽名分的制定及禮教規創下的人性，或是雖性動而不用志徇私的人性，才是最真摯原始的人性。「人之真性無為，正當自然。」人真實的本性既然是崇尚自然無為的寧靜以自得，所以在政治上更應人性崇尚寧靜自適的原始本性，以無為不擾民為大原則，也因為如此嵇康和阮籍，皆崇尚甚至是追隨大隱者的腳步。
　　嵇康在養生論中提道「清虛靜態，少思寡欲」、「以大和為至樂，則榮華不足顧也。以恬淡為至味，則酒色不足欽也。」由於恬靜、和諧而意足，繼無措於世俗禮法所肯定的榮華富貴，則「愛憎不棲於情，憂患不留於意，泊然無惑，而體氣和平。」因此，嵇康任自然的自然觀，簡言之，不但是其對於現實政治社會的批判立場。在他以解讀和解構彼時以變質化的名教外，他也據以勾勒一條建構達觀，建康的生命價值，也就是「順天和以自然」、「任自然以脫身」。
　　陶淵明不僅是詩人，也是思想家。在他的詩中帶有豐厚的哲理，沈德潛說詩＂貴有理趣＂正是符合陶詩的特色，他的詩不是從抽象的哲理出發，而是從生活出發，將生活感受昇華為哲理；而陶淵明的思想核心就是崇尚自然。在＜歸去來兮辭＞說：「質性自然。」在＜形影神序＞中提到：「神辨自然以釋之。」由此可見，自然，是指導陶淵明生活和創作的最高推測。
　　在＜歸園田居＞中說：「少無世俗韻，性本愛丘山。誤落塵網中，一去三十年。羈鳥戀舊林，池魚思故淵。開荒南也際，守拙歸園田。、、、久在樊籠裡，復得返自然。」返回自然集中體現了陶淵明的人生哲學。在他看來世俗名祿好像羅網和樊籠，束腹人的天性；只有回到自發的狀態自然而然，才能得到自由。陶淵明常常吟詠歸鳥：「翼翼歸鳥，相林徘徊。豈思天路，欣及歸棲。」＜歸鳥＞詩人藉著眷戀山林的歸鳥，表達他的嚮往，也從歸鳥悟出人生的真諦；返回自然的思想，包含著對於世俗社會的名教禮法和厭惡與鄙棄。雖然他的方式只是消極的逃避，但其中卻有反抗黑暗、不與統治者同流合汙的意義。陶淵明返回自然的思想和他的田園詩，為中國古典詩歌浪漫主意開闢了新的蹊徑，然而崇尚自然的思想，卻是繼承了老子的哲學。在玄學的各個流派中，他傾向嵇康、阮籍，以自然對抗名教，這是顯而易見的，而陶淵明的＜雜詩＞、＜飲酒＞與阮籍的＜感懷＞思想感情也是一脈相通。
　　

三　結論：
　　由以上我們可以了解到，自然此一觀點是出於老莊思想，所說的也就是順應天時，無為而為的處事態度。而嵇康和陶淵明就是以此最佳的典範，兩人在思想、文學創造中，皆將此一想法放置於言談之間，為的是追求精神上的至樂和至味的心靈生活。也因為兩者皆慕好天地萬物自然美的無限心懷，以及遊心玄默，與道相契共榮的天人合一深度，是此中有真意的最佳見證。
　　成為千古大文豪是一大傲人之事，但成為一代引領風騷的思想哲學文學家也實為不易，論陶淵明我們會記得＜五柳先生傳＞和＜桃花源記＞在文章中所看見主人公所追求的引居與避世，以及在心靈上所追求的寧靜自然之渴望。在嵇康的＜與山巨源絕交書＞看見了他的自然率真的表態，為了心中常存之正義與自我之理想抱負，他寧願交惡也不願屈服於司馬氏之果斷與勇氣，也可說他是忠於自然的表率者。
　　總言之，兩人所言之自然可以說並非源自於物質性的自然界所言，而是一個來自老、莊、郭象的哲學範疇，指的是一種自在的狀態，希望歸隱和保持自己原來未經世俗化的天真性情，正如陶淵明所說：顧及形影之苦言，神辨自然以釋之。所行之道是內化而成並不是靠著外在之金玉的外表、名利而可得之。
　　
